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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闭目倾听，感受大海缓缓
涨起的潮涌。水声加大，溅起一束
浪花。他猛地睁眼，一声喊叫：一
条罕见的大鱼正在靠近。啊，光滑
无鳞，长长的鳍与须，紊乱的水中
藻叶和草丝缠在头颈。它摆动长
尾，环绕池中的人，好像对他赤裸
的躯体极为好奇。舒莞屏睁大双

眼，撸去满脸水花，这才看清近身
游动的“大鱼”：一位泳技超绝的
女子，从水中探出又小又圆的脸，
长发拢在脑后，一双大得出奇的
圆眼、长长的睫毛、微噘的双唇和
洁白的牙齿。这条“鱼”离他只有
一尺，一丝不挂。

舒莞屏把惊叹压到心底，快
速游向那个闸口：显而易见，她由
那里游进来。他从闸口望出，外
面一片漆黑。“大人不必看了，那
是大海。”她的声音爽朗而亲昵，
毫无羞涩与生疏。“你来自哪
里？”他掩去一丝惊惧，问道。“我
呀，”她把沾到脸上的一绺长发拂

开，“从海里爬上来呀。我从太阳
刚下山就往岸上游，游啊游啊，见
到一个小窗上有光，就游进来
了。”“竟有这等怪事！”他发出埋
怨：这闸口也太大了些，竟让海里
的人游入。不过他终究还是醒悟
过来，从她迷人的笑靥中看出了
破绽。

“女子休要戏言，还望你早些
离去。”他发出刻板的、清晰的规
劝。“我的大人哪，女子整天漂在
海里，一路躲开吃人的大鱼，好生
害怕！好生不易！好不容易才看到
这里的灯火，大人就留我一宿吧，
要不我只得游回海里，说不定半

路被大鱼一口吞下。”她真的泪水
汪汪了，伏在水面，弯曲的细腰和
小巧的臀部翘着。舒莞屏闭了闭
眼睛，说：“女子，且信你编出的这
番巧言，不过本人断不会留你。还
是早些离去吧。”

说过之后，长时间没有声音。
他睁开眼睛，发现女子正在不眨

眼地盯瞧自己，眼里全是惊喜。她

在笑。“为何还不离去？”女子笑
得更厉害了：“这里是连着大海
的，我不过是游到了大海边角。该
离开的是大人啊！”“好生乖巧！
哪有将海盖进室内之理！”“那就
得埋怨盖这房子的人了！大人怎
地就责怪起小女子来了？咱们各
不相扰，就在海里玩耍可好？”舒

莞屏无言，只得离开，准备从池中
出来。

女子再无声息，也不见踪影。
舒莞屏以为她必定从闸口游走了，
有些安心。他从一端游到另一端，
然后攀上平台擦干，饮一杯茶，复
又入水。他勉强能够仰泳，身体就

像一只歪斜得随时都能倾覆的小
舟，双桨划动极为笨拙。就在这
时，真的有一条大鱼从身下或稍偏
一点的水下穿行而去，没有一丝声
音，更无水溅。他抹去脸上的水花
站起，又看到了那位女子：她原来
一直潜在水底。

他不再犹豫，爬上平台，抓起

一条长巾裹起身子。他从平台走
开时，池中女子哗啦啦顶着水花
一跃而上：“大人不可就此算完
啊！”她的声音带着哀求和哭腔。
他害冷一样裹紧长巾。女子上前
一步，浑身战抖，那不是寒冷所
致，而是紧张。她磕磕巴巴：“大人
尽管对我不喜，可您别吝啬那支竹

牌呀！也不枉陪大人一回！”

女子往旁跨一步，从平台一
侧的小桌上飞快取起一个圆筒，里

面是一些长条形的竹牌。他终于

解惑：这是她今夜取得酬报的凭
据。“好吧，你全都拿走吧！”女子
眉开眼笑：“好大方的大人哪！”说
完用食指和拇指小心地捏住一支，
麻利地抽走，扑通一下跳入水中。
她在水中伸出一只胳膊，像鱼鳍一
样摇动，向他告别。

尽管疲惫，体内的灼热还未

消退，这是那种汤羹的作用。至
此，他已明白此地用途，自然想到
了冷大人对自己的“恩惠”，想起
小棉玉分手那一刻的讶异。双拳
胀得发痛，忍不住击打墙壁。他记
起了大药堂的药娘：她们个个都有
一双长腿，与今夜泳女一般无二，

确是来自这个海岛。
早晨，营管笑吟吟进来：“我

来给大人问安，巡督大人可好？”
“都好。”“那我就放心了，大人可
随时吩咐在下。”他刚转身，舒莞
屏说：“慢着。”“大人吩咐。”舒莞
屏披了衣服，站到平台上，指着那
个闸口说：“请把它关闭。”营管一

愣，哭丧着脸：“大人，小的做不到
啊！那闸口原无阀门，怎么关合？”
“那就砌上。”

营管搓手，不再言语。过了一
会儿，他仰脸笑道：“在下多少晓
悟。大人，她可自来，大人随意塞
个竹牌儿即可。渔女不易，靠它换
银两养活全家哩。”“竹牌儿尽可

取去，闸口必得堵上。”他口中没

有通融。营管再次做出苦情状：
“大人这就难为小官了。”“那就为

我换一间客房吧。”“使不得啊！”

营管躬身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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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莞屏问过憨儿及两个卫士
的起居情形，他们说“还好”。他

将憨儿领到屋中，指着那个闸口
说了夜间情形，问可有良方。憨儿
说：“倒也好说。”憨儿将角落闲
置的小桌搬来，推入水中。小桌堵
在闸口，露出半截。舒莞屏看到屋
内摆放了一块元宝形石头，就让
他压到小桌上，又将那个放满竹
牌的筒盒放在上面。“这就可随时

取用了。”舒莞屏拍拍手，算是了
结一桩大事。

天气尚好，风有些大。四个人
出门，往灯塔那儿攀去。礁岩比看
上去更高，拾阶而上，一会儿身上
即生出汗粒。进得塔底，发现是一
间小小的居所，有火炕和日常用

品，住了一位白须老者。老人七十
左右，脸上皱纹纵横却颜色红润，
双目炯炯，见了来人躬身作揖。憨
儿说巡督到了，老人欲要跪下，舒
莞屏赶紧搀住。他们细细看过屋
里的锅碗瓢盆，发现锅中是小鱼
海菜，一块红薯和粗粮窝窝；碗中
是几枚鸟蛋。“咱这里吃物甚多，

塔前塔后走走，随手也就捡来。就
是大饥之年咱也饿不着哩，大
人！”老人用袖子擦一下木凳，让
舒莞屏坐。

（未完待续）

第二天一早，欧宝财还睡着，他就起身到省委
门口观察动静。果然像老欧说的，门口堵着人，有的

还拉着各种布条，写着五花八门的诉状，好像多数
与拆迁有关。真有些近不了身。家里事太多，钢磨、
压面见天都是百十元往上的净收入，也耽搁不起。
可这口气不出，又过不去。但凡能压住火，谁又愿意
出门受这份洋罪呢？他踅摸来踅摸去，也想找个纸
壳子，写上几个字，顶在头上，朝大门口扑通一跪算
了。可欧宝财说，在大机关门口弄事，得讲点方式方
法，不能硬来，自找苦头。正在为难时，有人把他肩

膀一拍，回头一看，是欧宝财。问他：“看清楚了没
有，半棵树是不是个蛋事？”
“问题是不是半棵树的事了。”
“可说到底还是半棵树引起的系列淡闲事么。”
“那你的意思不告了，让哈 成精翻天去？”
欧宝财把他肩膀一拍说：“走，这门口少染，有

摄像头呢。”说着，把他拉到了离人群较远的地方，

还指了指对面一个院子说：“你知道那是甚地方？”
其实他早就发现，那个院子门口也站着放哨的，只
有一些小车出出进进，显得更加神秘。

欧宝财说：“知道不？省上的大脑髓都住在那里
边。这边院子没啥大人物，都是跑腿干事的。你想闹
出大动静，还得把眼睛朝那边盯。”“咋盯？”
“这个我不能教你，一旦弄住，你这伊嘴一抖

搂，我还成教唆犯了。我的案情最近有些进展，上边

有批示，信访局让等消息呢。”
“那你当初是咋引起注意的？”
“你看报不？”
温如风摇了摇头说：“我就是个推磨、压面

的。”
“要告状你就不能只懂推磨、压面，得读报纸、

看新闻，了解天下大势，知道不？”
温如风想起昨晚初见老欧时，他的确是在读

报，并且不是一张，而是一摞。他当时还有点惊慌，

只有干部才读报的。后来才知道他跟自己一样，也
是告状的。并且现在老欧手里就拿着一份报纸，还
故意给他展示了一下大标题，上面是一个重要会议
的信息。

欧宝财说：“大脑髓们一个不少地都会出来！”
温如风好像突然有了主意。

18 马后炮
何首魁他们进县城的路上，摩托几次熄火不

说，还差点在土地岭梁上急拐弯处滑到沟底去。勉
强进到县城，领导们已在会议室等半天了。见面还
没坐下，政法委书记就先发一通火：“速度这么慢，
路上踩死了不少蚂蚁吧？你们的人在省上两会开幕

时，突然闯进来，一下跪到领导车前，头顶状告咱们
中石书记的牌子，引起了巨大反响，都很得意是吧？
中石书记脸丢得连会都开不成了。书记的脸是他个
人的脸吗？那是全县人民的脸，知道不？！为这事，年
前反复给你们敲过警钟，让把人安抚好，好嘛，还跑
到省上闹去了。有预案没有？人离开了怎么不报告？
南归雁，看你这书记还干不干？年过得这么消停？县

委要求一把手春节期间坚守岗位，你还跑回市上，
正月初十才回来，想干啥？你咋不把元宵节过完再
回来呢？”说着把桌子拍得直响。

安北斗感觉那可是比训儿子还严厉。南归雁
本来可以解释一下老母亲的事，可他没说话，只
低头做着笔记。安北斗实在有点看不过去了，才
解释一句：“南书记母亲正月初八去世了！”政法
委书记这才缓和了一下情绪，但也没说对不起，

只把话打住了。
公安局局长接着又收拾起何首魁来：“老何，你

是老公安了，把这点事都办不好？这是多大个案子，
不就是半棵树的事吗？还有老虎沟杀人灭门案重
要？市局和县局抽调一百多名干警，连年三十晚上
都在破案，你们在弄啥？温如风是中石书记特别关
照过的，年前我在医院也再三叮咛，让你抓紧办案，
这就是你办的案？十几个派出所，我几乎年年给你

先进，你还受过省厅表彰啊！给你明说，老何，局里
意见很不统一，就是嫌你骄傲自大，不注意小节。把
这么个事能办成这样，你能弄 能当所长？我都想
给你撸了！”

何首魁把摩托开得打滑在地，脸上蹭了一块
皮，有巴掌大，血刚凝住，还带着腐殖质没擦净。
安北斗见他这阵儿也蔫驴一样，闷声不响地甘受

训示、喝骂。局长骂完，就吩咐派警车连夜朝省城
赶。

警车上路后，安北斗才发现，连政法委书记也
坐在另一辆车上在前边开路。积雪已转化成冰凌的
秦岭盘山公路，警车也得套上防滑链才能像蜗牛一
样朝上爬。南归雁、何首魁和他坐在车上一直都没
说话。临开车前，局长让弄了十几个烧饼和咸菜放
在车上，算是他们的干粮，可一直都没人吃。安北斗

实在饿得不行了，才提议让都吃一点，说路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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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爱情还是要谈。不知死，

焉知生；不知爱，一定也不知道

生。这是得琢磨一辈子的大学问。

那位在上班的地铁里给我写信的

兄弟三十九岁，四年前从保定来

北京闯天下。三十五岁闯北京，显

然不是最佳年龄：没年轻到什么

公司单位都能进，也没老到甘心

随便俯就，而老婆孩子多半还在

千里之外嗷嗷待哺———尽管保定

没那么远，但它在河北。这位仁兄

在保定过得其实不差，事业单位，

老婆孩子热炕头。但单位是清水

衙门，大财发不了。新任的头儿只

比他大五岁，在某油水大的地方

犯了错，空降来悔过兼养老的；这

么一算，即使中间不横生枝节，等

他顺利爬上老大的位子也要十五

年以后，脸都等黄了。老婆先等不

及，“一家人的幸福不能老牛拉破

车地往前走”。那老兄引用了他老

婆（现在已经是前妻）原话。前嫂

夫人还说：“当断不断，必有后

患。”她喜欢有魄力、有闯劲儿的

男人。

———去北京！

他们有和美的家庭，泰山一

样安稳；新领导空降之前，前嫂夫

人对老公孩子热炕头无比满意，只

羡鸳鸯不羡仙。现在她认为动荡

会更和更美，因为动荡了至少比眼

前要多一点希望。那位兄台的来

信让我确信，他是个老实人，像老

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吃苦耐劳；他的

文字表明，他其实对马不停蹄的生

活心怀忧惧，但他还是挤上火车进

了北京。（坐长途客车会舒服些，

但火车票便宜。他在信里说：“单

脚站到北京，又能有多久呢？”）经

过天安门广场，他对毛主席挥挥

手，说：“我来了。”

对一个三十五岁的陌生男

人，北京肯定不会表示隆重的欢

迎。不过我们的兄弟靠着老黄牛精

神站住了脚，信里说：“我立住了，

还突然开了窍，绝对像我老婆要求

的那样‘有魄力、有闯劲儿’。四年

间我跳了五家公司，越干越好，好

到我十分满意但又十分地不满

足。”请注意措辞：“十分满意但又

十分地不满足。”好到了已经胸怀

大志、不展宏图誓不罢休，好到他

决定扎根京城不再挪窝了。没在

公司里待过，我不知道三级跳式的

春风得意是个什么好感觉，不过我

相信老实人的意气风发应该可

靠———结果却像个三流电视剧的

情节陡转：他老婆勒令他速回保

定。与团聚和天伦之乐相比，一切

又都不重要了，她和孩子需要泰山

一般安稳的和美日子。他不回，人

生才刚刚开始，他放不下，他已经

从老黄牛进化成了昂扬的骏马，不

用扬鞭自奋蹄，但他目前又没能力

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安置好。然后

就戗着，然后结果你也知道，离

了。再然后，他在地铁上给我连写

了两封信。在后一封信的末尾，他

用带着哭腔的纠结字迹问我：

———初先生，我错了吗？您能

告诉我，我们（主要是我前妻）究

竟需要什么样的爱情和婚姻？

他用了两个庄严的书面语，

爱情和婚姻；如果主要针对他前

妻，我觉得他想问的其实是：她究

竟需要什么样的男人。假如把该

老兄的怨气也考虑进去，那他想

问的是：她究竟希望男人怎么做！

可是老兄，我得让你失望了。

如上所说，谈了几个失败的恋爱

后，我于此道至今是门外汉。我给

不了你确切答案，也不能代你去

谴责或者啥啥啥，但我可以给你

转述点别人的高见———碰巧我昨

天和朋友吃了顿饭。

昨天中午朋友聚会，席间说

起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年轻女士

说：

———我喜欢杨过，那一只痴

情的空袖子，酷毙了。

中年女士说：

———我看好那郭靖，越过越

发现这种人才最可靠。

女人谈男人，从来都是个有

意思的话题；男士们便不分年龄

大小，跟着起哄，撺掇她们深入开

阔地谈下去，都报一报自己的喜

好。结果显示：年龄大一点的喜欢

郭靖者居多；小一点的无比热爱

杨过和乔峰；只有个别喜欢插科

打诨的更小女生说，其实跟段誉

和韦小宝谈谈恋爱也不错；没有

一个女同胞说她喜欢段正淳和慕

容复。

这只是个即兴闲聊，人多嘴

杂，从中提炼出科学的论断或为

不妥，不过推究一下也有点意思。

其一，于爱情观，我们往往能从金

庸的小说里获取例证。他老人家

庞杂的武侠巨著中充满了情爱秘

籍，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比比皆

是。其二，喜欢杨过和乔峰的女

士，而立和不惑之间者甚众。这一

拨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 70后，
正是“我们这一代”。限于我可怜

的情爱经验，也限于专栏的主题，

别的年龄段暂且不表，单说同龄的

这群杨过和乔峰爱好者们。

我相信各种“观”都是被建构

出来的，很难一成不变。改变是必

然的，席间迥然不同的爱情观已

经说明问题：某女士在十年前经

常看见杨过骑着白马穿过她的梦

境，十年后，她觉得空袖子过于轻

飘，白马失之唯美，像被柔化加工

过的艺术照，还是靠着郭靖憨厚

的肩膀更踏实，糙是糙了点，有质

感。由此，我也基本断定，那些打

算和韦小宝跟段誉玩过家家的小

女孩，谈婚论嫁的时候如果没有

怪异的爱好，断会一脚把韦爵爷

与大理国的小皇帝踢出备选老公

的短名单的。他们在正大的婚姻

面前，还是偏僻了点，也嫩了，看

上去都不结实。

那么，建构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是阅读，文学作品和影

视剧。《红楼梦》的宝二爷和林妹

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维特与

绿蒂，《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阿

里萨和费尔米娜，《围城》里的方

鸿渐与苏文纨和唐晓芙，《家》里

的觉新和梅表姐；舒婷的《致橡

树》和《神女峰》，不做凌霄花与在

情人肩上痛哭一晚；电影《庐山

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芙蓉

镇》《本命年》《霸王别姬》《阳光灿

烂的日子》；当然包括金庸、琼瑶、

岑凯伦的小说，甚至还有《查泰莱

夫人的情人》和手抄本《少女之

心》；等等。

（未完待续）


